愛有分對錯嗎？真愛必須限定對象嗎？ 

什麼人能愛？什麼人不能愛？ 

人類的感情必須照上天的旨意發展？抑或要服從人類自我的道德規範呢？ 

我不懂，真的不懂，愛一個人為什麼會是一種錯？難道愛不能純粹就只是愛嗎？ 

為什麼一份保有兩顆純潔的心的愛戀，會被世人解讀為污穢不堪的心靈呢？ 

我哪裡錯了？我是多麼真心的想愛護我心中的天使，想寸步不離的跟她在一起，為什麼沒有人肯支持我，反而用睥睨的眼光責罵我？ 

我，不是同性戀者，但是我同樣感受到社會輿論的可怕，只因為我愛上了──我的親妹妹！ 
「哥，我好想你……」同一屋簷下的兩人，此刻居然可悲到必須透過手機才能聽到對方的聲音。 

她就是小我兩歲的妹妹兼愛人──方水凌。 

「凌……，我也是想妳想到快發狂了，我好想立刻抱住妳！」 

「哥，為什麼爸媽不讓我們在一起呢？我們都是成年人了，早該有戀愛的自主權，難道就因為我愛的人正好是我哥哥，大家就有權利抹殺我的感情嗎？」 

凌的聲音在發抖，我知道，此刻的她必定也承受著與我同等的相思煎熬。 

「很可笑，我們是家人卻不敢光明正大的見面，現在的家對我們來說簡直就是監牢，而我們向來最敬重的父母此刻居然諷刺地成為監視我們逃獄的人。」我故意提高了音量說。 

不用想也知道，隔著房門的外面，一定有人在從事竊聽的工作。 

「以翔……」此時的凌正用著痛苦的聲音呼喚著我的名字，沒來由的扯動我的心弦。 

凌很少直呼我的名諱，當她這樣叫我的時候，就是她想觸碰我的暗示。
這一點，當然只有我知道。 

「我好想你，想到快崩潰了，你知道嗎？我們已經半個月沒碰過面了！這是多可怕的一個數據呀！我好怕，好怕你會就這樣消失在我的生命中。」凌的呼吸急促了起來，那呼吸中帶有嬌喘的聲音開始令我灼熱起來。 

是的，我和凌自從戀情曝光至今正好滿半個月，十五天前我們因為情不自禁的在客廳忘情擁吻起來，一時忘記了時間，正好被下班回家的父母目睹到那一幕，氣急敗壞的父親當下便二話不說地把我和凌各自反鎖在房間裡，照三餐送食物來，日復一日。 

從那天起，我們就誰也見不到誰，因為我們不覺得自己有錯，要我放棄愛凌、去結識新的女朋友我實在辦不到！ 

「嗚……」我沒有說話，凌開始啜泣著。 

「別哭，妳知道我最怕妳哭了，妳這樣哭我會心疼的。」我柔聲的安慰著她。 

全世界就只有凌能讓我覺得自己溫柔到不像一個正常的男人。 

「我們什麼時候才能見面？我想回學校上課。」凌還是哭哭啼啼的說話，也許是被我這麼一安慰，她的哭聲似乎越來越放肆。 

「別哭，拜託。」我盡量壓抑我內心激動的情緒，鎮定的要求她，「我的小天使必須開心，天使是不能有哭泣的表情的。」 

「有什麼辦法可以讓我們在一起？」凌停止啜泣，很鎮定、認真的向我詢問。 

「有一個。」我回答。 

「什麼辦法？我不要跟你分開。」 

「很簡單，就是我們投降，放棄繼續深愛彼此吧！」我的語氣中百般無奈，為了讓凌快樂，什麼樣的決定我都願意去做。 

門外傳來了小小聲的討論聲，我聽不出來她們在討論什麼，不過我想我的目的是達到了──我決定假性放棄愛凌的心，以換來父母的諒解。
然而，這項決定我目前還不能告訴凌，因為不管我說得多小聲，門外的父母終究能聽到一絲端倪，為了要使計畫成功，我只好先當感情的背叛者。 

凌，我心中的痛苦妳能懂嗎？ 

「你不愛我了？哥，你不要我了嗎？」看樣子凌沒辦法猜透我的心意，只能急忙慌亂地問著。 

但我卻了解凌，她現在一定是抱著她枕邊、去年情人節我送給她的Kitty貓玩偶發抖著。
她害怕的時候總會不自覺地咬住下唇，這小傻瓜，不會又把唇辦咬出血絲了吧？ 

「是的，我放棄愛妳了。為了愛妳，我失去了太多時間與自由，我受夠了！比妳好的女人多的是，我們從今以後就還是認命一點當兄妹就好。」天，我是多麼的想要凌呀！
她怎麼能用到「要」這個如此敏感的字眼呢？我愛她啊，但是我現在傷了她的心了……。 

「以翔……，這不是真的吧？」 

「是真的！」短短的三個字竟爭先恐後的將我的心千刀萬剮，我從來不知道人類的語言真的能成為傷人利具。 

言至此，我狠下心來掛掉電話並將之關機，用來向父母顯示我的決心，重拾他們對我的信任。 

「以翔！我愛你，我愛你呀！不要丟下我好不好？」 

「砰」地一聲，可以猜到是凌把手機丟向門邊。
她竭盡力氣的嘶喊著，那一句句無助又氾濫著愛意的口號幾乎快擊垮我的策略。 

「凌，請原諒我讓妳傷心，但是等到父母將我們解放後，妳就會發現我做的都是對的。」我壓低音量喃喃自語著。 

也許是我的大男人主義在作祟，現在的我一心認為自己的計畫會成功，彷彿待會兒就能夠離開這間囚牢。 

就這樣，我的手機持續關機，每日三餐也無味覺地咀嚼著，生活宛如行屍走肉般，沒有目標、沒有陽光，唯一陪我度日的，就只有一台持續撥放糜爛爵士樂的CD Player…… 

我的計畫成功了！ 

連續十天對凌的不聞不問雖然是度日如年，但終於成功地騙過了我的父母，讓我們恢復了行動自由。 

為了繼續能維持正常的生活、能和凌見面而不被懷疑，一出房門的當下，我仍然單純以為凌會與我心靈相通，不必先行解釋，我便急忙出門，自私地接受一個暗戀我已久的女孩的感情，擺明告訴她我愛的人是凌，她只是我的利用工具、我的掩護。
縱使如此冰冷的三言兩語不帶感情，但她居然全盤接受，不用二分鐘就成為我掛名的女朋友。 

我說她是個笨女人，她只澹然的回我一句：「執迷不悟的換言之為執著。」
我沒有搭腔，因為一時之間，我發現她看我的眼神就像我看凌的眼神，一樣深情、一樣溫柔，瞳中夾雜有天塌下來也無法改變她情意的堅定。如果說她是傻女人，仔細想想，那我何嘗不也是個傻男人？ 

「你很可惡，不愛我也不需要明講呀！」印象最深的，就是她不斷埋怨我的這句話。
但我就是那麼可恨的男人，連一個謊言也不願給別人，因為我的一切都是屬於凌的。為了凌，我不惜一切代價成為世上最惡劣的男人，只求能和她永遠在一起。 

當然， 一切事情的進行絕不可能如我預期的完美，十天的刻意疏離得不到凌的諒解，加上我突如其來地多了個女朋友，凌完全不聽我的解釋，也毅然的投入另一個男人的懷抱。 

「哥，拜你所賜，我現在過得很自在，也許你的背叛對我來說真的是件好事。」凌用著諷刺的語氣、帶著她長得不起眼的男朋友回家，故意來到我面前說著。 

可惡！那男人的手居然手放在凌纖細的腰肢旁，還刻意地對她上下其手。 

強大男人的佔有慾令我發狂，我清楚知道我的眼中有妒火正炙熱燃燒，對一個已為愛而下地獄的男人而言，怎麼能夠忍受自己朝思暮想的軀體故作開懷地依偎在別人懷裡？！ 

凌，妳不知道我這麼做比殺了我還令我痛苦嗎？我現在是有苦難言呀，妳為什麼不多了解我一點？ 

「是嗎？那恭喜妳了。」他媽的！我在心裡詛咒那該死的男人。 

他居然敢明目張膽的在我的家人和我面前親吻我的女人！ 

我好忌妒！一樣是愛上凌，為什麼我好像天生就被剝奪愛人的權利？為什麼我親吻凌就是一種無法救贖的罪孽？ 

「謝謝。」這兩字從凌的口中生硬的蹦出來，我知道──凌還愛著我，就像我還愛她一樣，只是她不能諒解我另結新歡，選擇用同等方式想來激怒我。 

「爸、媽，你們還喜歡我的男朋友吧？我現在才發現原來我對哥哥的感情不是男女之情，你們不必為我擔心了。」凌巧笑倩兮的說。 

不會吧？我糊塗了，因為我好久沒看到凌的笑容，和我在一起她好像一直不甚快樂，難道她是真不愛我了嗎？ 

那男人哪點比得上我？個子矮又沒外表，一臉色瞇瞇的模樣就像要把凌吞進身體一樣。
我不准任何人欺負我的凌，我的天使是需要細心呵護的，而全世界就只有我能照顧她！ 

此刻我的青筋在跳動，拳頭不自主握緊，整個人已然被妒火吞噬。 

「跟我走！」我像失去理智的野獸般，眼裡看不到任何一絲人性的存在，把僅存的道德觀拋諸九霄雲外，粗暴的拉起凌的手腕往大門衝出，不管她是否會疼痛。 

是的，我瘋了，即使踏出大門便會萬劫不復我也不在乎！ 

「哥！哥！你弄痛我了……。」凌大聲的嘶喊著，但我現在只是個失去理性被惡魔控制的魁儡，無法思考天使所能承受的力道極限在哪裡。 

我在不知不覺中來到了我女朋友的住處，「給我一間房間！」這是我進門對她說的第一句話。 

我太殘忍了是嗎？居然當著自己女友的面擺明要和別的女人溫存，還要她提供房間。
像我這樣的男人總有一天一定會下地獄，我知道，卻我無所畏懼。 

「你太過分了！我是你女朋友耶！」再好、再溫柔的女人遇到這種是都會發火吧？！無須訝異，我的掛名女友很清楚我要房間的用意，當然不會乖乖聽我的話。 

「我們可以立即分手！妳如果不方便借的話，我可以現在就走。」我徹底傷了一個好女孩的心了！ 

曾幾何時，我發現我居然如此的面目可憎。難道真的一開始就註定我和凌之間是段孽緣嗎？ 

「以翔……」凌柔柔的呼喊我的名字。 

一切盡在不言中，凌終於諒解我了，不用多做解釋或求證，她當場一目了然我和「她」之間沒有所謂的感情存在。 

「你上樓吧！隨便哪間房都行，我家沒有人。」她無奈的說著。 

很清楚的看見，她用著十分憤怒怨懟的眼神瞪著在我身後的凌。 

「哥，你該不會要在這裡……？」 

「就是妳想的那樣。」我邪佞的朝凌一笑，「我受夠了，既然今天我已經豁出去，我就再也不能抑止自己這幾日一來的衝動。」 

「……。」凌噤聲不語，只見一抹紅潮飛快的竄遍她小巧的臉蛋。 

天，我吞了口口水，在心裡咕嚕一聲。 

羞紅臉的凌竟是如此可愛，直接引爆出我男性的正常本能，一股熱浪此刻在我體內翻騰不已，令我不禁開始興奮起來。 

「以翔，你這麼對我會有報應的。」掛名女友如是對我說。 

「無所謂，為了成全我的愛，就算死也沒關係。我要證明的是愛沒有分對錯，相愛就應該克服一切窒礙。」我放輕手的力道，無視旁人地在凌身上灑落無數細吻，聞著她身上的淡香。 

「那麼有一天為了成全我的愛，也許我也會對死無所懼！」掛名女友流著淚硬是不哭出聲，莫名其妙的丟下這麼一句話，便飛也似地往門外衝出去。 

「哥，你好溫柔喔。」凌在我懷中撒嬌著。 

我先是一笑，繼續輕柔的替她整理散亂的髮絲，「這散亂的頭髮是我的傑作，我當然有義務要幫它好好的復原呀！」許是太久一段時間沒有抒發，造成我格外的飢渴，剛才的我過於粗暴，在我身下的軟玉溫香彷彿一不小心就會被我撕裂。 

我讓我的天使初次受到惡魔的摧殘了，我在心裡嘲諷著自己。 

「你很討厭耶！」凌嬌嗔，老實的臉頰又微微泛紅。 

她想起剛才激烈的一幕了。我在心中暗笑著。 

我和凌的肌膚之親不止發生過一次，但是我一直都是極溫柔地在呵護她，從來沒有一次是像今天這般激情狂野，所以凌的害羞可以想見。 

「討厭？可是妳愛呀！」我不安分地輕咬她的耳垂，不自覺回想到前不久的一幕，接著吃味的說：「妳不該用別的男人來激怒我的。」 

「因為我以為你真的不愛我了，我好生氣……才會……。」凌慌忙的解釋，卻被我封住她的小嘴。 

「別說，我都懂。」重大的喘息聲像導火線般可以輕易挑起一個人的感官，再不稍加阻止，必定會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。 

我是男人，當然不怕上場打仗，因為我說過，我從不怕死於戰場，也不在乎是否能上天堂。然，我是如此的愛著我的公主，她比琉璃娃娃還脆弱、易碎，我捨不得讓她受傷，於是我必須抑止激戰再度登場。 

「現在我們已無處可歸，家，是回不去了。」我轉移話題回到現實。 

「是呀，該怎麼辦呢？」凌蹙起眉心，輕輕嘆口氣。 

「妳會後悔愛上我嗎？」我不安的問。 

曾聽過一位愛情心理專家說：「在愛情的領域中，誰佔下風在於誰愛對方比較多。」在我心中，我深信我愛凌比凌愛我還深，正因如此我才更容易有患得患失的心理，怕凌總有一天會選擇離開我。 

「不後悔。」凌簡潔的回答，「那你呢？」 

「決不後悔。」決不。我在心裡加深一次語氣。 

「那……，」凌欲言又止的似乎在思考什麼，然後就鑽出我的懷抱，在陌生的房間裡走來走去，然後找到了一本印有月曆的記事本，對我回眸一笑道：「那就活在只有我們兩人的世界吧！」 

「啊？」我不解，傻傻地「啊」了一聲。「妳不會是要和我殉情，一同化為彩蝶吧？」 

「怎麼可能？」凌開懷的哈哈大笑，「活著才有意義，誰也不能斷定死後就能相守呀！我的意思是說情人節要到了喔，我們兩個一起過吧！忘記世俗的眼光，不去想家人，好嗎？」凌拿著記事本在我眼前晃著，一臉高興的樣子，好似根本沒有煩惱。 

「呀？真的耶。」我拿起記事本定睛一瞧，「明天就是西洋情人節了嘛！就一起過吧。」 

「每年我們都一起過的，你有沒有想要什麼禮物呀？」凌再此時又鑽進我的懷抱裡，一臉賊樣的笑著。 

「哪有女生先問男生要什麼禮物的？這樣我太沒面子了，不行，應該是先問妳想要什麼禮物呀？」我在凌耳邊小小聲問。 

「大笨豬，明天同時也是你生日呀，你不會忘了吧？」 

「喔？」好像有這麼一回事，「我忘了，男人不過生日的。跟妳在一起，每天都比過生日還快樂。」 

「少來這套，」凌白了我一眼，「快說吧，想要什麼都可以喔。」 

「都可以……，」我努力思考著，僅僅摟住凌，「我想要的只有妳，要妳一直在我身邊，一輩子不離不棄。」 

「哥……」 

「叫我以翔！」 

「以翔。」凌反身雙手勾在我的頸邊。 

「不能結婚也能夠一輩子在一起的，對不對？」我深情款款的直視凌水汪汪的雙翦。 

凌沒回應，只因感動得說不話來，進而用更深的擁抱來表示她的回答。 

「妳願意把這樣的禮物送給我嗎？」雖然我們都很了解我們不能合法結婚，但女孩子一輩子總要有一次當新娘的感覺，這種求婚儀式當然不能少給她。 

「你在跟我要永遠嗎？」凌抬頭望著我，眼眸泛起粼粼淚光，煞是動人。 

「是的，妳願意嗎？」我用大拇指和食指勾成一個圓圈放在凌的眼前。 

凌羞赧的點頭，好似知道我想做什麼般，乖乖伸出左手。 

「委屈妳了，我的新娘。」我把圈圈套近她的無名指中，說：「明天正式買一個給妳。」 

我輕點她的唇，向她宣示：「我──方以翔，今生只愛方水凌一人，讓她成為這是上最幸福的女人。」 

凌沒有說話，顫抖的肩膀訴說了她內心的激動，我全知道。 

情人節到了。 

父母打電話來訓了一頓，但我和凌狠下心來把手機丟到路旁，決心忘記所有外在壓力，一起當墮落天使。 

這是大不孝，上帝如果知道了不知道會不會懲罰我們？父母不知道能不能承受這樣的打擊？會不會後悔生下我們呢？但是我相信這世上絕對沒有「人定勝天」這件事，所以我到現在從不認為自己是有罪的，因為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，我和凌都只是照著旨意深深的愛上彼此，如此爾爾。 

傍晚時分，我們在旅館訂了一間高級套房，一邊計畫今天該如何渡過。 

CHECK IN 以後，一進房凌便一副神秘兮兮的模樣，在房裡來回踱步，讓我看了很不自在。 

「妳好像有事想告訴我？」我直接了當地開口問。 

「沒有啦，只是很想問你，你…真的不要禮物嗎？我真的好想買個什麼東西送你。」凌像隻野貓輕巧地套到彈簧床上，搔著頭，可愛的吐舌。 

好可愛呀！我在心中欣賞起我的摯愛。 

對！粗心的我差點忘了，我不是要買戒指送凌的嗎？剛好趁著機會把她支出去，我就可以自己出去買、給她一個SURPRISE！ 

「啊！我想到了，我忽然好想吃蘋果，妳去買幾顆回來好不好？」我隨便找了個理由。 

「啊？就這樣？」她覺得不可思議的從床上跳下來。 

「對，就這樣，快去買。」 

「好吧，你開心就好。」凌無奈笑一下，逕自走到窗邊打開窗帘。「外面在下雨耶！」 

街道一片濕漉漉，夜色也漸漸昏暗，也許雨下得不大，但看得出來這場雨短時間內是不會停止了。 

「是嗎？那別去了，就在這裡靜靜渡過吧。」我走到凌身後摟住她不盈一握的腰肢，「我不希望妳感冒。」這是真的，凌比我的生命還重要。 

「毛毛雨而已嘛，沒關係啦！今天你是壽星，一定要有禮物的。」凌鬆開我的手，走向門邊：「等我回來喔！反正一出去跨過十字路口就可以買到了，別擔心啦！」她俏皮的眨眨眼，不等我同意，就旋起裙襬往門外奔去。 

是我多心嗎？此時有一股預感在勸我拉回凌的身影，但我卻不以為意，眼看房門悄悄關上……。 

在便利商店隨意買了把傘，我就到旅館附近尋找銀樓。 

這裡是市區，人多又熱鬧，即使在下著綿綿細雨的夜裡，街道行人還是多如車水馬龍。 

我找上了一家知名的金飾店走了進去，快速的揣摩凌的喜好以及手指的粗細，最後選了一只鑲上一顆四十分的心型鑽石的銀戒。 

被父母囚禁了半個月，我的工作早已被人取而代之了，現在還沒正式找新工作，雖然我小有積蓄，不過說真的，第一次買鑽屆送女人，我才知道小小一枚戒指居然也所費不貲。 

儘管心疼荷包大失血，但只要想到凌待會兒的笑容會有何等燦爛，我就高興的不顧一切，忍不住想在大街上跳起舞來。幸好我的理性提醒我：「你已經出來很久了，別讓凌擔心。」這才使得我打算疾步趕回旅館。 

走出旅館沒多久，我居然就正面碰上我的掛名女友－她在對街，坐在她自己的迷你MARCH車裡，似乎專程停在那裡等待我過去和她說話。 

奇怪，這是巧合嗎？還是說…她從昨天就一直跟蹤我呢？我在心中忐忑不安，踟躕著該不該上前跟她打聲招呼。 

該不該去呢？要狠心到底？抑或保有基本禮儀？ 

「你好啊！」在我猶豫不決之際，她居然已經率先下車走到我面前來。她臉上掛著一副笑容，實在很難想像她昨天是何等傷心。 

「嗯……，妳好。」我尷尬的回應，禮貌的替她撐傘。 

偷偷瞥了一眼手錶。
天，我出來很久了，倘若再繼續和她僵持在這裡一定會讓凌擔心。 

「輕視我的感情是你最大的錯誤。」她突如其來地告訴我，「你應該知道，當情感充滿整個腦海時，人會不顧一切的傷害別人或自己。」 

「妳想傷害我嗎？」我蹙眉，發現眼前的女孩已然不是我心中認定的淳樸女孩。 

「我不會傷害你，因為我好愛你，以翔……，回到我身邊好不好？」她一把朝我正面撲上來，激動的訴說她對我的情感。 

「妳知道，我愛凌，愛我的親妹妹。」我婉約推開她。 

「她算什麼？！親妹妹本就不該愛上親哥哥，她連這點都不知道嗎？不知羞恥！」吃醋的女人原來比男人還可怕，不禁口不擇言還顯得面目猙獰。
幸好，我並沒有愛上這種女人，因為凌對我從不會有這種表情。 

「妳可以責罵我，但妳不能罵我所愛的人。」體諒她也是受害者，我並沒有疾辭相對。 

「呵呵……，她不值得我罵，因為我剛才把她撞倒在你們旅館前的十字路口了！」此時的她歇嘶底里的囂叫起來。 

「什麼？」我簡直不可置信，瞪著大如牛鈴的雙眼問。 

「我把她撞到了！好開心，誰叫她不知廉恥跟你去開賓館！」她瘋狂大笑起來，用青面獠牙來形容她的面貌絕對無過之而有不及。 

無奈此刻的我已沒有力氣與她爭吵，一心只掛念著凌的安危，來不及聽她說完，我便把傘隨手一丟，以風馳電摰的速度往十字路口衝去。 

心跳不安地持續加快，眼皮也不自主的急速跳動著，著實在在都令我格外不安。 

「不會吧，凌……，妳千萬不能有事才行呀！」我口中喃喃自語，在心中為凌祈禱千百萬次。 

妳不會有事的！ 

十萬火急趕到路口時，雨已經停了，但我心裡的不安愈發增加－怎麼會有一群人圍在路口呢？難道……！ 

來不及思考，我瘋狂似地突破人潮，往人群的眼光中心望去。 

「凌！」我驚呼。 

果然是凌！天呀，若非親眼看見，我實在不敢相信這社會的冷淡竟已到達一種可謂「可怕」的境界。 

出現在我眼前的影像，是一堆破碎的蘋果迸落在地;一群人圍觀著一個頭部流著血且不斷呻吟、求助的少女，沒有人報警、沒有人上前探視，這是什麼樣的一個社會？！ 

我心如刀割，連忙跌跌撞撞的跑到凌的身邊將她報進我懷中，「妳沒事吧？」我握的拳頭恨自己沒能保護心愛的人，還讓她因為我而受傷了。 

「哥，我以為我再也見不到你了……。」凌的聲音很孱弱，這才使我想起正題。 

我狂喊：「快去報警呀！你們都只會在一旁看戲，不會幫忙嗎？你們沒看到她受傷很嚴重嗎？為什麼沒人來扶她？快報警！」我一面喊一面把凌抱到路旁。 

「以…翔……」凌用盡全力喊我的名，聽起來卻有如蚊蟲嗡叫般。 

「別說話，我知道是那女人害妳的，對不對？」 

凌搖搖頭。 

「那妳怎麼會受傷如此嚴重？」 

凌的眼神四處張望，我同時發現還是很多看戲的人圍在我兩身邊看著。 

「被撞倒後……腳扭到，沒有人……扶我起來，後來又一輛車急速向我奔馳過，頭部著地……。｣凌的氣若游絲，斷斷續續拼湊出事實。 

這下更令我生氣，我討厭周圍一雙雙冷酷無情的眼睛，惡狠狠地轉向他們咒罵：「她是我親妹妹，可是我愛她！親人都說我是不顧一切道德、倫理選擇愛她的惡人，但是我真不懂這世上所謂的道德定義到底在哪裡？難道像你們這樣冷眼旁觀的人就叫有道德嗎？我看不出你們哪裡比我更好？你們沒有感情，壓根不配出生當人！」 

人說「男兒有淚不輕彈」，我也認同，因為我認為男人落淚等於承認自己是弱者，但是現下的我竟是無法自抑，任憑斗大的淚珠滑過我的臉頰，滴落在凌的臉上。
原來男人不落淚真的只是因為未到傷心處。 

「翔…，你怎麼哭了？我…從沒看你哭……你別…別哭……」我知道凌想替我拭淚，但她已虛弱到無法舉起手來觸碰我。 

「我不哭……，都是我不好，要是我沒叫妳出來就不會這樣了！」可惡，救護車怎麼還沒來？我在心裡焦急如焚地數念著。 

「翔，我會不會死？我好怕……，我…還能不能做你的新娘呢？」凌開始泛著淚。血和淚交織在她的臉上，任憑我再努力阻止，都擋不住那觸目驚人的洪流，我第一次這麼恨自己的無能！ 

「不會，」我急急拿出剛買的鑽戒，「妳看，我們就要成為夫妻了。」我勉強向凌擠出一個難看的笑，手牢牢抓住她，試圖讓她不要害怕。 

「我會死……我知道。」 

「妳不會！」我阻止她告訴我這殘酷的事實，即使我已心裡有數。 

「你要再去找別的女生照顧你，我希望你過得比誰都好。」真有迴光返照之說嗎？凌居然一口氣完整的說完這句話。 

有時候一個人對你越是善解、越是溫柔，就會令你更加痛苦。 

「我──方以翔，今天正式娶方水凌為妻。」我佯裝沒聽她的話，對天發誓證言，將戒指輕柔套進她的左手無名指，「妳──方水凌，願意嫁我為妻嗎？」我不斷用衣服擦乾她汨流不止的血，一面以五指小心替她梳整紊亂的青絲。 

一個新娘該漂漂亮亮的。
心裡如是想著，但我還是不能自抑的全身發顫，心疼著原本是全天下最美的我的新娘。 

一個人的生死怎能發生的如此突然、沒有預警？ 

「你還是那麼溫柔…，」那麼一瞬間，凌輕閉上眼幾乎令我休克，幸虧她又睜開眼，以憔悴疲憊的容顏亮起一抹笑：「我……願意，一輩子與方以翔長相隨。」 

此言一出即引起我心曲嚴重的迴響。 

「我還有好多話 …，想跟你說，…我……我…。」凌的聲音越來越小，臉色越來越蒼白，呼吸越來越急促，身體越來越冰冷。 

「別說話，別說，求妳別說，妳說我們要一輩子不離不棄的，等救護車來吧，有話以後慢慢說。」我緊緊將她擁在懷中，細聞她的味道。那刺鼻的血腥味、不正常發冷的軀體開始讓我害怕失去凌。 

「那……誓言之吻呢？」凌問。 

我緊張到忘了該進行的神聖儀式，順著凌的意思，緩緩低下頭把唇輕降在她微笑的唇瓣上，感受她的美好。 

就在成為夫妻的那瞬間，我聽到救護車奔馳的聲音，心情飛揚了起來。 

「我……好……愛你！」凌在我唇裡訴說這句話。 

「我也愛妳！凌，妳聽到了嗎？救護車來了，妳不會死。」我開心的要她支撐下去。 

然而，話說完的剎那，我感覺到凌失去了所有感應，她不再努力說話，唯一溫熱的鼻息也消失殆盡。 

她，我摯愛的人──居然就這般死在我的唇下！ 

我不敢相信的抬起頭，為我的摯愛闔上雙眼，眼淚又不爭氣的瀉下，又急又氣的搖動凌的軀體說：「妳為什麼……不能多等一下下？」我捧著凌的小臉，耳邊不斷重複聽見她臨死前說的那句「我好愛你」。 

為什麼下地獄的不是我，而是如此善良的凌呢？一切追根究底都是我的錯呀！如果我沒叫她去買那該死的蘋果；如果當時我順著感覺拉回她的身影；如果我沒有無故去招惹另一個女人……，太多如果和後悔盤旋在我心頭揮之不去，要是這些都沒發生該有多好！ 

可惜的事，人生總有太多如果、太多悔恨，上天也不曾給人一次能重新來過的機會。 

雨又下著，人潮無情退場，我由流淚轉為痛徹心扉的對天長嘯，接著又轉為淺笑，最後居然狂笑起來……。 
(完)
